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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及其应用研究

再论当代汉语“语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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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素词的来源还可延及普通话区以外的汉语区域。在语素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影响与制约语素词独立成词与否

的主要原因，即新组合形式数量多少及其使用频率的高低、新旧义之间区别度的大小，以及语素词在组合中位置的前后。语素

词概念的提出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具有多重意义：一是确立一个新的角度；二是带来一些新的认识；三是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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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１年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６期发表了《试论当代汉语“语素词”》（以下简称
“《试论》”），命名并初步讨论了一个新的概念

“语素词”：它指的是像“黄金时间”中“黄金”这

样的具有“半词”特点（可以像词一样表示一个独

立的意义，但却不能像词那样独立使用）的词汇

单位。我们确立这样一个名目，主要是受已有研

究及表述的启发。

吕叔湘在讨论地位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某

些动补结构时用了“短语词”这一名称，［１］（Ｐ．２１）

而吕文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在词与词组

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的中间单位；［２］李

思旭对词、短语与短语词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讨论，认为后者正处于向复合词漂移的过

程中。［３］

我们认为，既然在词和短语（词组）之间可以

有过渡性的“短语词”，那么，在语素与词之间存

在过渡性的“语素词”（这是着眼于词的命名，如

果着眼于语素，也可以叫“词语素”）应该也是合

理的、可以接受的。

具体而言，语素词的命名之由与成立依据主

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具有与某一原有词完全相同的形式，

但能表示与原词义有或大或小差异的新意义；

第二，其在产生后的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

内，在表示新义时不能独立使用，只能用于构成

新的词语，且构成的不止一个新词语；

第三，除三音节的外，其所参与构成的组合

形式一般不被认为是“词”（所以《现汉》对诸如

“黄金时间”这样的词条不标词性）。

现在看来，《试论》一文对语素词的讨论还不

够充分，特别是笔者经过几年的相关思考以及跟

踪性研究，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所得，所以认为

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撰文再论语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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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语素词来源补述

《试论》从“外源”与“自源”两个方面讨论了

语素词的来源，前者所举的例子有“购物广场、啤

酒花园、血液银行、黑色幽默”等；后者又按“词义

引申”与“借由修辞手段”两个方面分别举了“形

象大使、电信套餐、文化快餐、希望工程”，以及

“拳头产品、姐妹城市、蓝色国土、精神鸦片、爱情

走私”的例子。

以上方面虽然总体上概括了当代语素词的

来源，但是在小类的覆盖上还不够全面，主要是

基本没有涉及由普通话区以外的汉语区域引进

的语素词。

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区以外区域，主要是指方

言区和台港澳地区。当代汉语阶段，普通话从上

述地区引进了大量新词新义新用法，其中也包括

一些新的语素词，例如：

高尚：义同“高档”，用于“高尚住

宅、高尚生活”等；

成人：婉指“色情”，用于“成人电

影、成人网站”等；

迷你：义同“袖珍”，用于“迷你电

脑、迷你马拉松”等；

教父：义指某一领域最权威的人士

或黑社会头领，用于“国际金融教父、黑

帮教父”等；

族群：泛指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一

群人，用于“年轻族群、弱势族群”等。

此外，普通话区以外区域也包括各方言区，

也有少数来自方言的语素词，“发烧”就是一个例

子。《现汉》收此词，释义为同“发热”的第二个义

项，即体温增高。《现汉》另收“发烧友”一词，释

义为“对各项事业或活动非常迷恋专注的人；狂

热的爱好者”。

就我们所见，“发烧友”似乎是“发烧”词语族

的第一个词，后来由“发烧”构成的组合形式越来

越多，比如以下一些：

发烧迷、发烧者、发烧级、发烧本、

发烧节、发烧夜、发烧玩家、发烧游戏、

发烧风扇、发烧机型、发烧音响、发烧唱

片、发烧爆款、发烧平台、发烧桌面、发

烧靓声、发烧专辑、发烧时间、发烧时

代、发烧体验、发烧概念、发烧优惠、发

烧全模组、科技发烧节、发烧购物节、发

烧 ＣＤ天碟
随着组合形式的增多，以及使用范围的拓展

与频率的提高，表示新义的“发烧”有时也可以独

立使用，即又有新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谈。

一般来说，与不少“引进”的新词语一样，很

多非普通话区语素词的具体来源地往往也很难

考察，所以一般研究者往往笼统地以“港台”“台

港澳”等称之；甚至有时究竟是台港澳地区还是

南方方言区（主要是粤语区）也难以分清。另外，

也有一些确实是先由台港澳到广东，再由广东到

全国。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使用了一个更具包

容性的指称形式：“‘南风’词语”，［４］（Ｐ．７０）其中自

然也包括一些含有“南风语素词”的新词语。

下面以“智慧”为例，来对“南风语素词”做进

一步的说明。

《现汉》收“智慧”一词，标注为名词，释义为

“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然而，在时下的

很多固定组合中，“智慧”使用的却并非此义，比

如以下一例中的“智慧生活”：

通过支付与社交的结合，特别是通

过微信红包这一产品创新，微信支付帮

助用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跨越了移动

支付门槛，拥抱智慧生活。这是独具中

国特色的，为中国的移动支付打下巨量

的用户基础，也让中国的智慧生活历史

性地走在世界前列。（新民网 ２０１７．９．２３）

在当下的使用中，与“智慧生活”完全同义且

更为常见的是“智能生活”，例如：

以超前眼光矗立“风口”智能生活

点亮珠三角制造新征途（金羊网 ２０１７．９．６）

笔者长期从事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

究，基于此前的研究与认知，了解到台湾的“智

慧”在一些组合形式中有不同于大陆的意思，有

时相当于“知识”，如“智慧财产权、智慧产权”均

与大陆的“知识产权”意思相同，而台湾的“智慧

经济”在大陆则表述为“知识经济”；有时相当于

“智能”，如大陆的“智能卡、智能手机”等在台湾

则称为“智慧卡、智慧（型）手机”。上述对应情况

也可以在一些工具书中得到印证，比如《全球华

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年）就收录了

上述例词，并对其使用地区作了标注。

就我们所见，相当于“智能”义的“智慧”在台

湾相当常用，其组合形式为数众多。我们曾对台

湾的《自立晚报》进行调查，对该报从 ２００３年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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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３０日至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４日进行全文检索，共得
到 ４７５页（每页 ２０条）用例，其中有相当数量表
示的是“智能”义。比如，仅前两页（２０１７．９．１４－
２４）中不重复的组合形式就有以下一些：

智慧应用感测系统、智慧城市、

４ＷＤ智慧四轮驱动、智慧型安全帽系
统、智慧型手机、智慧手机、智慧生活、

智慧机械产业、智慧监视摄影机、智慧

降噪、智慧聆听体验、人工智慧、智慧创

新、智慧城市、智慧国家、智慧岛屿、智

慧公车站牌、智慧服务、智慧游程导购

服务、智慧电表、智慧电网、智慧交通、

智慧产业、智慧公宅、智慧医疗、智慧教

育、智慧建设、智慧专区、智慧旅游

有意思的是，在笔者使用 ｗｏｒｄ审阅功能下的
“繁转简”操作，把上述繁体字组合形式转换成简

体时，有很多“智慧”都自动转换成了“智能”，如

“智慧城市”转成了“智能城市”；但是“智慧专区、

智慧旅游”等却没有转换，表明这样的组合形式

尚未收入该系统的词库，而这自然反映了当时普

通话的实际情况。

现在，就大陆的情况来看，虽然“智能”在各

种组合中相当常用，但是同样的意思有时也会使

用“智慧”，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单独使

用时，“智慧”依然表示传统的意义，而在各种组

合中，它主要表示“智能”义，也就是说，由非普通

话区引进了一个新的语素词。

以下一例即是如此，“智慧”两次出现，但意

思不同：

建设、发展智慧城市关键是调动这

些设备的管理、运营团队，发挥他们的

智慧。（新华网 ２０１７．９．２３）

很显然，后一个“智慧”独立使用，表示的是

原有旧义，而前一个“智慧”则在组合中使用，属

于语素词，表示的是新义，即“智能”义。

我们 ２０１７年 ９月 ２４日在百度新闻上以“智
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首先弹出的推荐组合形

式是“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政务、

智慧水务、智慧能源、智慧农业、智慧社区、智慧

松德、智慧谷”，其中除“智慧松德”为股票名，暂

时不能完全确定其“智慧”的准确含义，其他用的

都是“智能”义。

时下，“智慧”词语群数量较大，仅我们在百

度新闻前 １０页（每页 ２０条）中看到的不同形式

就有以下一些：

智慧化、智慧型、智慧国、智慧岛、

智慧眼、智慧县、智慧家庭、智慧厨房、

智慧小区、智慧校园、智慧乡镇、智慧电

梯、智慧教育、智慧物流、智慧出行、智

慧停车、智慧零售、智慧投资、智慧办

税、智慧照明、智慧旅游、智慧信访、智

慧计算、智慧体育、智慧产业、智慧工

厂、智慧工地、智慧海关、智慧检务、智

慧家居、智慧银行、智慧城管、智慧系

统、智慧住宅、智慧产品、智慧侦查、智

慧服务、智慧门店、智慧餐厅、智慧供应

链、智慧机器人、智慧精装样板房、智慧

分类系统、智慧酒店公寓

以上组合中的“智慧”无一例外表示的都是

“智能”义。

二、再论当代语素词的发展

在 ２０１１年的《试论》一文中，笔者结合较多
例子对语素词进一步独立成词的发展问题进行

了讨论。时隔几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相关

事实，以下再补充举例。另外，我们也看到，并非

所有的语素词都会最终成词，由此引发了我们对

其成词与否的内在原因的思考与分析。

（一）当代语素词发展再举例

笔者在《试论》一文中，以“底线、套餐、绿色”

为例，对语素词的发展路径及具体表现做了说

明，它们从只能在组合中表示新义到可以独立表

示新义，最终完成了由语素词到词的发展过程。

前边讨论了“发烧”作为语素词的用法，以下

接着讨论它的发展问题。

时下，在一些相对比较活泼、较少“拘束”的

文体中，“发烧”作为一个词独立使用的例子并不

少见，例如：

一年一度的苏宁 ８１８发烧购物节又
要来临了，８月作为苏宁传统的店庆月，
而 ８１８又是苏宁易购的店庆日，在这个
“发烧”的日子里充满惊喜与无限的可

能。（太平洋电脑网 ２０１７．８．１７）

后一个独立使用的“发烧”由前边的“发烧购

物节”拈连而来，自然对前者有明显的语境依赖

性。另外，作者对这一较为特殊的用法用引号予

以标记与突显，这些基本都是新词语初显时的特

征与表现。它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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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脱离上述特征与表现的独立使用，而这在时下

并不少见，例如：

苹果 ＨｏｍｅＰｏｄ揭秘：原本为发烧而
生，多次被放弃 （新浪科技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按，此标题下的正文中还有“彭博社近期的

一篇报道揭示了苹果公司 ＨｏｍｅＰｏｄ智能音箱的
开发历史，其中一些细节颇为有趣，比如它原本

是一群音频发烧工程师做的 ＨｉＦｉ扬声器，项目曾
几次被放弃再恢复。”与标题中的用法形成对比。

音质和音效是两个概念，为发烧而

生的你站在哪一边？（搜狐科技 ２０１８．１．９）

配置发烧热量大、稳定运行就选大

空间机箱 （中关村在线 ２０１８．２．７）

情怀是覃叙钧藏于胸臆的坚守，更

是他脚下走过的印记，助燃着他的事业

高烧，未曾退去。（南方网 ２０１８．２．７）

按，本文标题为《覃叙钧：“发烧”进行时》，讲

述一个车模“发烧友”的故事。除以上用例外，文

中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继

续‘发烧’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简缩性用例

“‘烧’出来的技术痴”。这个单独使用的“烧”值

得我们重视，因为它属于新的派生形式，而这往

往是一个新词语“站稳脚跟”后才可能有的表现。

上述发展在有的工具书中已经有所反映，比

如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３版）“发
烧”下列出两个义项，其一是“体温超过正常范

围，是疾病的一种症状”，其二是“对某种事物的

迷恋达到狂热的地步”，后一义项所举的例子分

别是“追星追得～”和“～友”。
此外，“发烧”有时以第一义项为基础另表比

喻义，则与上述新词义无关。例如：

全球半导体景气发烧不退，２０１８年
有望创三高 （科技新报 ２０１８．２．１）

年入千万成历史 但比特币产业链

还在发烧 （一财网 ２０１８．２．５）

（二）语素词变与不变的原因

如前所述，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

的语素词都经历了由在组合中使用到最终独立

使用即成词这样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少一直未

变。那么，变与不变的内在原因与制约因素是什

么？以下我们就此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制约或促使语素词独立成词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组合形式数量多少及其使用频率的

高低。这一点与所有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使用频率与发生变化的可能以及实际

上发生的变化数量及种类成正相关的关系。就

语素词的发展而言，其所构成词族的内部成员越

多、使用频率越高，其成词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色”。早期所见，

主要是“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等修饰名词性中心

语的组合形式，后来发展到“绿色通关、绿色供

暖”等修饰动词性中心语。［５］（ＰＰ．１０３１０４）时至今

日，“绿色”的高频使用势头依然不减。我们 ２０１８
年 ２月 ２３日在“人民网－搜索”中进行检索（下文
提的几个对比数据也都是同一天在同一网站上

检索所得），共得到 ３４５４７１个相关页面，其中绝
大多数使用的都是新义。在这样的情况下，独立

成词使用的“绿色”用例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多。

相反的例子如“情趣”，它除了“性情志趣”和

“情调趣味”的“本义”（见《现汉》，下同）外，其在

当代汉语中还另有一个新义，这就是“情爱／色情
趣味”，此义虽然一般的新词语词典很少收录，但

在时下却也偶见使用，比如网上的一些“成人用

品”商店都以“情趣”为名，用的就是此义，其他再

如“情趣笑话、情趣内衣”等，也是如此。以下一

例“情趣”与“色情”相关联，颇能证明这一点：［６］

《ｅ时代周报》记者随后又采访了一
些网站短信业务的负责人，他们也承

认，在目前的众多网站短信业务中，几

乎都存在着一些情趣短信，这些短信都

或多或少地与色情沾上了边。（《世界商业

评论》２００３．７．８）

然而，总体而言，表此义的语素词“情趣”所

产生的组合形式毕竟数量有限，使用频率也不

高，人民网搜索中有 ２５２９６个结果，顺次查看，前
４０个用的都是原义，到第 ４１个才看到一个新义
的用例，即“情趣用品店”。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在“绿色”的前 ４１个用例中，有 ３５个用的都是新
义。当一个形式语素的使用频率较低、甚至很低

的时候，它向前发展的推力自然就会不足，因而

进一步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情趣”的

情况基本就是如此。

与“情趣”相似的再如“广场”，《现汉》已收

其“指大型商场、商务中心”义。我们认为，表示

此义的“广场”属语素词，因为它基本不能脱离

“购物广场、啤酒广场”等组合形式而独立表示此

义。至于它为什么未能像“绿色”那样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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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表示新义的词，我们认为，

其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使用频率不高，继

续向前发展的推力不足。具体而言，“－广场”的
使用频率不高，可能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范围限制明显，即主要限于商业、地产领域；

二是有较多的同义形式“分流”，如“－大厦、－商
厦、－中心、－城、－商城、－综合体”等；三是有一定
的流行性，以笔者的印象，２１世纪以来新建的相
关设施很少再以“广场”命名。

除了使用频率不高外，“－广场”未能独立成
词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组合中所处的

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下边再讨论。

第二，新旧义之间区别度的大小。我们所讨

论的语素词，是借用旧词形来表示新义，而旧形

新义最终能否独立成词，除使用频率的高低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就是新旧义之间区别

度的大小，即在意义及用法等方面差异的大小。

一般的情况是，如果区别度大，则独立成词的可

能性就大，反之则小。比如“问题”，本来就有“须

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以及“事故

或麻烦”义，后来仿译英语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ｈｉｌｄｒｅｎ（问题家庭、问题儿童）等，然后类
推使用，衍生出“问题官员、问题牛奶、问题手机、

问题贷款”等大量新的组合形式，以至于《现汉》

从第 ６版起在“问题”词条下新增“有问题的、非
正常的、不符合要求的”义项，标注为形容词下的

属性词。其实，所谓“有问题的、非正常的、不符

合要求的”，只不过是对此词原义“矛盾、疑难”以

及“事故或麻烦”等的另一种表达，二者之间差异

很小，《现汉》之所以要分列新义项，着眼的主要

是它们词性（语法功能）的不同。所以，在实际的

使用中，我们看到，在组合中，“问题”用为属性

词；而在脱离组合后，它就失去了其作为属性词

的标记，因此只能“还原”为名词。以下一例很能

说明这个问题：

即便是在校内已设立“家长学校”

的学校也基本上是为少数有问题儿童

的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并非系统性、连

贯性的正面、主动的家长教育。（人民网－

传媒频道 ２０１７．３．２８）

按，此例的“有问题家长”中的“问题”因为出

现在动词“有”的后边，所以实现为名词义；而如

果去掉“有”，则“问题家长”中的“问题”实现为

属性词义。既然如此，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当“问题”用于“问题家长”中，它是语素词；当用

于“有问题家长”时，则为旧词旧义。

以下两例都是如此：

他们一方面指出问题企业存在的

问题，细化到《公司法》《工会法》《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具体

条款以及带来的处罚；另一方面，对问

题企业的关键资产进行登记，实行 ２４小
时监控，避免其转移资产逃避责任。

（《南方日报》２０１５．１．２１）

“问题儿童的背后一定是家庭教育

的问题。”孙云晓强调，如果孩子出现了

不良行为，应当强制对父母进行培训。

（《京华时报》２０１６．３．１２）

前例中，企业因为存在“问题”，所以被称为

“问题企业”，因此这里的两个“问题”所指显然相

同；后例中两个“问题”虽然具体所指不同，但是

也相去不远，总之其区别度都未达到足以使两者

区分开来的程度与量级。

上文提到的“绿色”则与之相反：从名词义

“绿的颜色”到属性词义“指符合环保要求，无公

害，无污染的”，二义之间的区别度比较大，大到

一般情况下即使独立使用也不至于混淆上述两

个意义，而这就是新义得以独立使用的重要基础

之一。

上文对语素词“智慧”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说

明，其实它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已经由语素词

发展为独立的词。例如：

一砖一瓦都有“智慧”———中建八

局打造现代工地侧记 （《劳动报》２０１７．９．２３）

按，此标题下的正文中有一段话可以对这里

的“智慧”提供解释：“２０项‘智慧工地’实施内
容，涵盖了人、机、材、安全、质量等环节，大数据

深度共享，科技应用推动，最终实现项目联动性

管理。从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开工以来，中建八局广西
公司的这个项目部，对何为‘智慧工地’进行了透

彻的解释。”很显然，这里的“智慧”就是“智慧工

地”的“智慧”，而不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

能力”。

以下几例均可作如是观：

下沙有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学

校建成了强大的中心云机房，有集成各

种物联网功能的手环，有自助结算的餐

厅支付系统，有能显示课程信息、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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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能拍照、能远程播报的电子班牌，有

堪比院线级别激光投影超大触屏白板，

有 ２４小时视频直播的开放课堂。（浙江
在线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如果网络不简化，智慧就很难实

现。”危峰指出，就像围棋只有黑白两

色，简单规则才能产生出 ＡｌｐｈａＧＯ的智
慧。所以网络一定要简单，进而辅以人

工智能，智慧才能够实现。（中国通信网

２０１７．１１．３）

以上几例中，“智慧”都是表指称的，而以下

则是表陈述的：

走出实验室，人工智能会让金融变

得更智慧吗？（新浪财经 ２０１７．９．２２）

或许你会感觉这个“超级老师”非

常智慧，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由学霸君的 ３００位技术人员开发的
人工智能教育平台。（环球网 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ＡＩ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人的声音
能唤醒更多设备，车辆能对路况全局进

行判断，疾病被更快确诊，公共系统更

加智慧。（中国青年网 ２０１７．１１．１）

我们认为，作为语素词的“智慧”之所以有上

述这样的发展，一是因为它一段时间以来的使用

频率确实不低，二是因为新旧义之间的区别度相

对较大。就表指称的“智慧”来说，虽然新旧义之

间词性未变，但是由原义的［＋述人］到新义的［－

述人］，这一变化是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区别度很

高（已经形成互补分布），这样在实际的使用中就

不至于混淆其义；就表陈述的“智慧”来说，与旧

义只表指称相比，区别度依然很高。

从另外的角度说，区别度的大小，实际上就

是互补性的高低。新旧义之间如果具有较高的

互补性，则语素词义相对较易发展为新词义。

第三，语素词在组合中位置的前后。一般而

言，作为修饰成分的语素词（前位）相对容易独立

使用，而处于中心语位置（后位）的则相对困难一

些。上边已经从使用频率高低和区别度大小两

个角度说明了“问题”“智慧”等成词与否的原因，

其实除此之外，也与它们是处于前位还是后位有

较大的关系。

比如，英语中有 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等组合形式，汉语仿译为“人
口爆炸、信息爆炸”，且进一步类推使用，形成一

个较大的新词语族，以至于《现汉》１９９６年第 ３版
开始增加一个新义项“比喻数量急剧增加，突破

极限：人口～｜信息～｜知识～。”就我们所见，上述
新义只在“名词＋爆炸”组合中才能实现，不可以
独立使用，即仍然是“语素词义”，而不是“词义”。

换句话说，作为语素词的“爆炸”仍然未能独立成

词。那么，个中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就是

因为在组合中处于后位。当然，上述“爆炸”的使

用量不大应该也是一个次要原因，它的总使用量

是 １４４６５３个，前 ４１个中只有 ６例表示新义。
以下再举一个“工程”的例子。此词《现汉》

的释义是：“ ①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
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土木工

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采矿工程、水利工程等，

也指具体的工程建设项目。②泛指某项需要投
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菜篮子～。”

义项二属于语素义，因为它也基本只在组合

中实现，并由此而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同时也大

大推高了“工程”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量，这一点

很多讨论当代词汇的论著都已论及。我们的检

索结果是共有 ８４１６０３个页面，前 ４１个用例中有
１４个为新义。

“工程”的上述两个义项均为名词义，区别只

在“实”“虚”之分。在不加修饰语的时候，长期

“默认”的是原义，它已经“占位”在先。比如以下

的例子：

几粒虫屎能否“毁掉”大工程？据

外媒报道，充满争议的德国斯图加特火

车站改造工程，如今和昆虫屎扯上了关

系。反对者试图以保护动物为由叫停

工程。（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８．２．２２）

入冬前工程收官，受益居民达 ３７万
户 １００万人。（《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２．２７）
上文在讨论语素词“－广场”未能独立成词的

原因时，也提到所处位置的制约。那么，为什么

居于后位的语素词不易独立成词？我们认为原

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其一，它居于后位时与旧词旧义区别度相对

较小。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词性方面。词性不

同，反映的是词的语法功能差异。在有些时候，

人们会把词性不同作为区分同音词与多义词的

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比如名词“锁”与动词

“锁”），可见其在词义区别与辨识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词性相同，区别度自然就相对小一些。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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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位的语素词与原词相比，绝大多数在词性上均

未发展变化，如上引《现汉》“工程”的释义，两个

义项均属名词，而上述“爆炸”的两个义项《现汉》

从第 ５版开始标注词性时也都归为动词。此外，
再如本文开头列举的“教父”与“族群”，新旧义均

是名词性的，它们都没有上述由语素词到词的发

展变化。

其二，它居于后位时对组合的依赖性更强。

由语素词参与构成的新组合形式以名词性偏正

结构居多，而在这一结构中，中心语往往表示一

个大的概念及范围等，而修饰语则对其进行限定

与“缩小”，最终合表一个大概念、大范围下的小

概念与小范围等，因此整个偏正结构以及正的部

分都对偏的部分有很强的依赖性。所谓依赖性，

就是离开修饰限定部分，则无法“缩小”，只能恢

复到原来大的概念与范围。如果着眼于“区别”

的话，在一个名词性偏正结构中，偏的部分是区

别者，而正的部分则是被区别者；前者活性强，对

结构的依赖性可大可小，既可以在组合中修饰中

心语，表示同一对象的不同“属性”或“区别”，也

可以独立表示某一主体的特征或性质，所以我们

看到语素词的发展多在这一位置上实现；相对而

言，后者惰性较强，其实也就是对结构的依赖性

更大，即只有借助前位成分，才能跟其他同类事

物相区别，而一旦脱离前位成分，则区别性不复

存在，所以只能恢复为旧词旧义。

总之，语素词在处于后位时，与同形的原词

之间没有足够的区别度，由此就使得其对组合形

式的依赖性更强：如果脱离组合，则失去赖以与

旧义相区别的直接、显性的标记，因此也就难以

存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只能恢复为旧义，难

以独立表示新义。

三、语素词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试论》曾在“建立‘语素词’概念的意义和价

值”一节涉及了一些有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

的内容。在本小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相

关问题进行梳理与讨论。

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个总体认识是，语素词

概念的提出，对当代汉语词汇及其使用情况的认

识具有一定的拓展与深化作用，对当代汉语词汇

研究也有一定的助益，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

了一个参照点甚至是切入点，据此必然会带来一

些新的认识，同时也可能从一个角度或方面给相

关研究带来新的变化、新的提高。就后一方面来

说，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作为了解当代词汇面貌及其使用状况

的一个窗口，由此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

汉语。

其二，有助于全面了解与认识汉语词汇及其

意义生成、使用和发展变化等的过程与规律，以

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其三，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学术新概念及其

内涵等，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因此这一研究

本身也有拾遗补缺的意义和价值。

具体而言，语素词概念的建立，能够在以下

几个方面对当代汉语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一）确立一个新的角度

建立语素词的概念为我们观察与分析当代汉

语词汇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角度。一些通过“传统”研究较难观察或不易分

析的现象，在这一角度下会有比较清晰的显现。

比如前边讨论过的“智慧”，《现汉》中相关的

词条只有两个，一个是本词，释义已见前引，另一个

是“智慧产权”，释义为“台湾地区指知识产权”。

如前所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

通”等均已成为当代汉语常用的组合单位，其中的

“智慧”含义和用法主要来自台湾“国语”，与大陆

普通话所用的“智能”整齐对应，并且主要都是作

为语素词来使用的。我们对此的认识是，如果离开

语素词的概念，就只能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与融合

的角度，对其进行一般性的说明，再细致的内容探

究基本就无从下手了。也就是说，很难对其引进方

式与过程以及发展变化路径与事实等进行准确的

定位、描述与分析。建立了语素词的概念，大致可

以实现对“智慧”在当代普通话中的发展轨迹及过

程的完整描述：由词“降格”为语素词来表达新义，

再由表达新义的语素词重新“升格”为表达新义的

词，从而实现了“再度词化”。

在具体的研究中，从语素词的角度切入，会催

生不少新的内容或变化，比如对词的构成，除传统

所说的“语素＋语素”“语素组＋语素”等之外，还应
再增加一类“语素词＋语素”，如《现汉》已标为名词
的“黄金档、黄金周”即属此类。不过，谈到《现汉》

及其标注词性，由语素词的概念可能会带来一个新

的审视角度。比如该词典收“皑皑”，标注为形容

词，所举例子为“白雪皑皑”，而实际上长期以来

“皑皑”极少独立使用，通常只用于“白雪皑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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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皑皑白雪”这两个组合中，因此大致可以归入语

素词的范畴。如果《现汉》能以某种方式明确这一

点，一是对词条的描述可能会更加准确，二是对人

们正确了解和掌握“皑皑”的性质及使用情况等无

疑也会有更大的帮助。

（二）带来一些新的认识

对于语言自身的运动过程，以前一般只用

“发展／变化／变异”等来表述。这样的表述虽然
概括性很强，但有时却失之笼统。语素词概念的

提出及其对一般运动过程的梳理与揭示，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对“发展／变化／变异”等的细化与深
化。

比如，我们在《试论》及本文都讨论了语素词

“绿色”再度词化的发展，这样的讨论主要是着眼

于结果而不是过程。如果着眼于过程，“绿色”的

发展呈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的第一步是组合的

偏正之间关系由紧密变得松散，表现在形式上就

是在二者中间插入别的成分，我们在《试论》中首

先举的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

全区已有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

品品牌 ２８个。（《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３．１９）
国内整个乳业市场成长性很好，是

一个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绿色的朝阳

产业。（同上 ２００６．３．２０）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中心语隐去，用“绿色的”

这样的“的”字结构以定代中，这样的例子也比较

常见，再如：

这里种的蔬菜水果都是绿色的，没

污染。（同上 ２００６．３．２６）

最后一步，才是真正脱离原使用条件与环

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的独立使用，而这也标志

着“绿色”独立成词过程的最终完成。这样的例

子如：

省会夜景照明转向追求“绿色”（《河

北日报》２００６．７．１９）

绿色是普洱永恒的主题，所有的发

展理念、产业建设等都要围绕绿色二

字，把普洱这块宝地守护好，把它建设

得更加美好、更加令人向往。（《云南日报》

２０１１．８．１５）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讨论词义发展变化

的成果比较多，但是人们往往集中在一个平面上

来进行考察与描写，似乎对上述这样的阶段性内

容注意不够。

再如，以前人们对词义发展的探讨，主要集

中在“词”的层面，把所有的相关变化都看作“词

义”的发展变化，这基本可以概括为“直线式”的

认识模式；语素词概念的建立以及由此进行的观

察，使我们认识到，除此之外，还有先降格然后再

升格的“曲折式”变化，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词发

展变化模式的认识。

总之，所谓新的认识，大致可以从相对宏观

与比较微观两个方面来概括：就前者而言，可以

从一个方面或部分为当代词汇使用及其发展变

化现象建立一个新的分类与表述系统，把一些看

似零散无序的现象整合、统摄起来，进行整体性

的考察与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与认识；

就后者来说，可以对某些具体词汇单位的具体发

展变化及其进程等进行准确定位、精细描述，从

而真实地复原、完整地再现其历时性演进轨迹。

（三）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由语素词可以直接或连带地引发人们对不

少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比如，着眼于相对宏观的

层次，“语言资源观”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思想与语

言观，为当今的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

领域、新的角度等，目前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

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语

言资源观下，语素词无疑是对已有语言资源进行

二次开发与利用的一种具体、有效的方式。那

么，怎样把我们的相关研究纳入语言资源知识体

系及其操作体系的框架中，从而进行新的探索？

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语素词是一个新概念。到目前为止，人们尚

未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而这方面无疑有较大的

开掘空间。比如，如何确定语素词？上边讨论的

“问题”的语素词义已经反映在《现汉》中了，而与

之相类的还有一批，如“品味生活、情调生活、气

质美女、才气女人、风度男人、风格家具、情趣晚

餐、灵感作家、志气小孩、爱心超市、规模经济”

等，其中处于修饰语位置的成分都与“问题”一

样，功能由指称变为陈述，并且均非偶尔使用的

语篇形式，而是有一定的复现率、有一定数量的

不同组合形式。［６］那么，对它们应该怎样定性？

它们是属于名词的新用法、还是定位为语素词，

各自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

再比如，上文讨论了语素词独立成词的制约

因素问题。其实每一条都不具有绝对性，比如

“工程”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但是基本未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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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明显变化，对此虽然可以从其居于后位

而不是前位上给以解释，但是同样处于后位，也

有的语素词却已经独立成词。比如“底线”，由运

动场地两端的界线这一原义派生的比喻新义“指

最低的条件”已列入《现汉》，而其用法也由最初

只在“价位底线、谈判底线、道德底线”等组合形

式中出现，到现在可以自由地独立使用，例如：

对每名党员干部来说，必须坚信执

纪监督问责没有例外，坚持在“党”字面

前多思考如何守住底线，如何追求高标

准。底线什么时候都不能破。（《光明日

报》２０１８．２．１４）

所以，这里一定还有更加复杂、更加细致的内

在原因与规律，比如上文提到“占位”的问题，那么

同样一定还有“未占位”以及“占位不牢”等情况，

前者使得语素词难以独立成词，而后者则在某种程

度上接受或并不完全排斥这样的发展变化。

着眼于相对具体一些的方面，同样也可以提出

许多有意义、有价值、当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

题。由原有的词到语素词，是词的“语素化”或“再

语素化”；而由语素词再到独立的词，则是“再度词

化”。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有内涵的两种现

象。在语法化研究中，有“再语法化”的概念，如张

国宪、卢建，曾君、陆方?等人结合汉语发展演变的

具体事实对此做过一些探讨，列出了一些鲜活的例

证，其目的在于真实地复原与再现某一语法现象完

整的发展过程。① “（再）语素化”和“再度词化”虽

然与前者对应着不同的语言事实，但它们都是着眼

并立足于语言形式发展到某一节点以后的进一步

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现在

的问题是，像“（再）语素化”以及“再度词化”这样

的概念，此前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提出。以我们有限

的认知可以断定，它们像“再语法化”一样，也对应

着丰富的语言事实，同样也有很丰富的理论内涵，

因而非常值得做进一步的开掘。这样的探讨无疑

会拓展当代词汇以及词汇学的研究视阈，进而丰富

其内涵。

参考文献

［１］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

［２］吕文华：《短语词的划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语言

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 ３期。

［３］李思旭：《试论词、短语、短语词三者之关系》，《理论语言学

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

［４］陈光磊：《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

［５］刁晏斌：《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６］刁晏斌：《当代汉语中新的“名 １＋名 ２”形式———名词陈述化

的一种新形式》，《语言与翻译》，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Ｔｈ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ＯＹａｎ－ｂ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ｉ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ｂ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ｏｒｎｏｔ，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ｕｓ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ｅｗａｎｄｏｌ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ｈａ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ｓｔｏｂｒｉｎｇｓｏｍｅｎｅ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ｉｓｔ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ｏｍｅｎｅｗ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ｗｏｒｄｓ

（责任编辑：山　宁）

① 参见张国宪、卢建《助词“了”再语法化的路径和后果》（《语言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曾君、陆方?《从反预期标记到话语标记———论“但
是”的语用功能及演变》（《语言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